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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架

这一下所有人都愣住了。顾晓
岩说：“你们都听好了，我跟任大伟离
不离婚，跟你们谁都没关系，这是我们
家的事，我们自己解决，别人管不着！”

顾晓珺在老爷子身后多了一句
嘴：“姐，这才是你家！”话音还没落，
顾晓岩嫌恶地看了她一眼，抡起板凳
就向自己妹妹扔了过去。顾晓珺一
声尖叫抱着脑袋躲开，小板凳砸在茶
几上，“哐当”一声，碎了一地。

顾晓岩瞪着眼睛，神智有些恍惚
地嘶叫了一句“我没家”，就转身跑下
楼去。任大伟呆立片刻，也赶紧跟了
下去。

4.借酒消愁愁更愁
车子在马路上安静地行驶着，车

里也安静得让人压抑。
顾晓岩坐在副驾驶上，默然泪流

满面。任大伟的手搭着方向盘，不时
地偷看坐在身边的人，想说些什么打
破令人窒息的气氛，却始终没有开
口。

“任大伟，你能答应我三件事
吗？”顾晓岩忽然开口了，声音不大，
但任大伟似乎听到了积极的讯号：

“行！只要你能原谅我，别说三件，三
十件三百件都行！”

“我不会跟你离婚的，你可以放
心。”顾晓岩面无表情地说，“第一，以
后当着外人咱俩是夫妻，私底下你是
你，我是我，不许你再碰我。第二，你
在外面干什么我管不着，但你那些脏
事儿不许带到家里来，更不许带到孩
子面前，影响孩子。第三，我会尽快
找工作，以后你只管出乐乐的抚养
费，我不会再花你一分钱。”

“这……”任大伟顿时蔫儿了，
说，“晓岩，咱不这样儿行不行？你这
不是家庭冷暴力吗？杀人不过头点
地，你这钝刀子剌肉谁受得了啊？”

晓岩冷冷地说：“停车。”
“干吗呀？咱别开车的时候闹行

吗？”任大伟不解。
顾晓岩不由分说，解了安全带就

要拉车门，任大伟赶紧靠边停车。顾
晓岩临下车抛下一句：“我打车去接
乐乐。这两天你先别回家了，我跟孩
子说你出差了，等你脸上的伤好了再
说吧。”说着伸手拦了辆出租车，钻了
进去。

看着出租车绝尘而去，任大伟直
接把车开到了欧阳剑的办公室楼下，
准备上楼，正赶上春风得意的欧阳剑
吹着口哨出来。欧阳剑看到他眼眶

上的瘀青，不由吃了一惊：“怎么了这
是，让谁揍了？”

任大伟哭丧着脸，可怜巴巴地
说：“妹夫，能陪我喝两杯吗？”

欧阳剑勉强地点了点头。
包厢里，摆了一桌子下酒菜。欧

阳剑皱着眉头坐着，任大伟在对面一
杯又一杯地灌着自己。

“难怪晓珺说家里出乱子了，你
这是自作孽不可活啊！你找我也没
用，这事儿我爱莫能助。”欧阳剑打破
沉默。

任大伟摆了摆手，说：“我就是想
找个人陪我喝点儿，想来想去也只有
你了。咱俩都被老爷子打过，算是难
兄难弟吧。来，干一个！”

欧阳剑摇头没接，任大伟自顾自
地干了，端着空杯子继续絮叨：“五百
多万的生意呀，就这么让老爷子搅和
了，还当着全公司的面儿把我摁地下
打了一顿！我活该，打碎了牙往肚子
里咽，忍了！可我最受不了的是晓岩
还给我脸色看，也不吵也不闹，就这么
晾着我、臊着我，这不是冷暴力是什
么？我都快被他们逼疯了！真是一失
足就成千古恨了，我太憋屈了我！”

任大伟给自己的酒杯满上，接着

喃喃道：“我就干了一回对不起晓岩
的事儿，就一回，一回就给抓了！还
是对方主动的，你说我冤不冤？”

“在女人眼里，一回和一百回没有
区别。递到嘴边的肉，里面往往都藏
着铁钩子呢！”欧阳剑也叹了口气说，

“事已至此了，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你是说——离婚？”任大伟红着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我要真想离
婚，至于这么低三下四吗？可事到如
今，这日子也没法往下过了。”

欧阳剑说：“按理说这件事我不
该掺和，本身我不是老顾家的人，老
爷子本来就看我眼中钉肉中刺的，何
况你这又是作风问题，搞不好我就得
引火上身。可是——你要是真能迷
途知返，帮你弥补了这段婚姻，说不
定老爷子对我的态度会有所改变。”

见欧阳剑愿意帮忙，任大伟的眼
睛一亮，说：“你这是实话，接着说！”

“夫妻在一起到了一定年头，大
都会经历一次考验，这是个转折点，
过去了，相安无事天长地久，过不去，
分崩离析劳燕分飞。你都已经倒霉
成这样儿了，再不济还能怎么着？努
把力说不定就否极泰来了呢！这样
吧，再见到晓珺，我旁敲侧击的帮你
垫几句好话，让她劝劝家里人，不过
丑话咱说前头，但凡这事影响到我跟
晓珺的关系——”

“明白，明白！到时候你撤你的，
我不怪你！来，妹夫，我敬你！”

另外一个摊上，顾老爷子自个儿

也找了个大排档，几个串儿加几杯扎
啤，喝起闷酒来。

刚仰脖把啤酒灌进嘴里，忽然有
人把一杯满满的扎啤又墩在了他面
前，老爷子抬头一看，是二女儿顾晓
珺。她自己也端了杯扎啤，跟老爷子
碰了下杯，喝了一大口，说：“还没消
气呢？打也打了骂也骂了，我妈心里
比你着急，你把她一个人扔家里算怎
么回事儿？喝完这杯赶紧回家吧。”

“唉，我想不通，我就是想不通
啊！”老爷子摇着头说，“任大伟怎么
会干出这种事儿来？以前多好的一
孩子啊！真是看走眼了，白疼他这么
些年！”

“这件事其实真不好说，刚知道
的时候我也生气，可冷静下来想想，
以任大伟的年纪、地位、经济条件，身
边不乏这种年轻貌美的小姑娘生扑，
这对一个生理结构正常的男人来说
的确诱惑太大。”顾晓珺又跟老爷子
碰了碰杯子，接着说，“就事论事，现
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年轻的小姑娘
靠出卖青春获取物质安全感，男人有
点儿臭钱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这
种事情太常见了。”

老爷子埋头听着，没说话。顾晓

珺说：“说回到任大伟身上，您搅和了
他的生意，又出手打人，他还能忍气
吞声来负荆请罪，就说明他没黑着心
的想当陈世美，这事儿还有商量。”

老爷子抬头看了看晓珺，疑惑地
看着她，说：“依着你——这婚不能
离？”

“这事依着谁都没用，最后得我
姐自己拿主意。说到底这是人家夫
妻俩的事，咱们都是局外人，越掺和
越乱！”

老爷子深深地叹了口气，点了点头。
5.殃及池鱼

门铃响了，胡子正刮了一半儿的
欧阳剑去开门，是顾晓珺。她婀娜地
倚着门说：“突击检查，看看家里藏着
狐狸精没！”

“回头我把你照片摆客厅里，别
说狐狸精了，肯定百鬼不侵！”欧阳剑
笑着把她让进来，自己接着去卫生间
刮胡子。

顾晓珺闻到了酒气，就跟着到了
卫生间门口，突然换了一口咄咄逼人
的语气问：“你刚才到底干吗去了？
我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

欧阳剑先是一愣，说：
“我健身——” 32

连连 载载

散文

无腊味 不文艺
王太生

腊味，是腊月里的风吹出来的。这样的味
道，腊月里才有。凛冽的风，吹透肉食的纹路
肌理，把腊月的味道，浸进去了。

每年腊月里，腌一只鸡，把它很文艺地悬
挂于一扇窗扉，在风口里慢慢地吹，吹干的
鸡，又叫风鸡，搁到锅里蒸，腊香四蹿。

腊味是一种意境。家家户户，老墙上挂
的、屋檐下吊的……叮叮当当，颇显阵势。一
根长竹竿上，晾挂一串鸡鸭鱼肉，也不怕显财
露富。

腊味，是小人物烟火苍生的萃取、表达和
升华。把日子过成一段段，有滋有味，有色有
形的腊味情调，像小说、戏曲、美术一样，渗
透到朴质无华的居家生活。

寻常百姓过年，哪怕他是个光棍汉，也
会踱到肉摊上，剁一块肉，拎着，再踱回
去，用细细的盐，小心地码过，挂在屋檐
口，那块肉就成了腊肉，如果是块鸭腿，就
叫腊腿。

儿时，外婆买新鲜的带皮五花肉，分割成
块，用盐和花椒、八角、茴香等香料腌渍在一
只陶缸里，再将五花肉风干，渐入佳境。

乡村的腊味，用树枝、柴草慢慢熏烤。挂
于灶头顶上，或吊于烧柴火的烤火炉上空，利
用烟火慢慢熏干。熏好的腊肉，表里一致，煮

熟切成片，透明发亮，色泽鲜艳。
以悬挂形式的朴素表达，将腊味的主旨和

创意，演绎、提炼，并且推向极致。
在一座村庄，我看到一农妇扛着竹竿挂着

十几只腊鹅，在赶日头晾晒。一抬头，见到树
上悬几只琵琶腿，以一棵冬天的树为背景。想
那腊味，就悬在高处，寒风透彻，待些时日，
便入骨了。

渐渐风干，是一种程序和态度。腊味当然
不是新鲜的肉食，而是把一爿猪肉，或者一条
青鱼，一只草鸡腌了，保存下风的味道，像烟
一样慢慢浸入玑理，扩散、融合，就地道了。

腊味的形态，不分大小。一尊猪头可以制
成一块腊香猪头；一只鸡腿，也不拒绝它优雅
文艺地成为一块美食的理由。某年，在浙西南
畲族山村，到一户人家作客，看到木结构的房
子里挂满腊味，山风点染，烟熏火烤。

文人与腊味。沈从文在沅江上给张兆和写
信：“我在常德买了一斤腊肝、半斤腊肉，在
船上吃饭很合适。”看来腊味是适宜在旅行时吃
的，便于携带和烹饪。

腊味情调，是文人情调。人与文，全在意
一个“味”字，腊香浓重、咸甜适口、柔韧不
腻。有的是“腊味合蒸”，取腊肉、腊鸡、腊
鱼，入鸡汤和调料，下锅清蒸；有的是腊肉腊

肠，色泽鲜艳，味道醇香，肥而不腻；有的是
腊味煲仔饭，简单便捷，分量不大，米粒中带
肉香。

饭锅清蒸油亮亮的腊肠，端一蛊小酒，细
嚼慢品，这完全是一副老调之人，过时的文艺
做派。

腊味营造的空间，虚实相生，情境全在一
根绳子上。老式庭院里，与朴素的棉布衣裳一
道晾晒，在风中招摇，色泽金黄，愈发澄明。
此时，鹅黄的蜡梅开了，天井里，悬挂一行美
味，撩拨着小日子，垂涎欲滴，岁月静谧。

当然，有些腊味不在意吃，而在意收藏和
保存。徽州古村西递的老宅里，我无意中瞥见
一户人家，房梁上挂着色泽油亮的老腊肉，在
朦胧的光线中，半明半暗，老宅里也就飘忽着
一种宁静旷远的旧年味道。

腊味是俗的。恰当时，还点缀和铺陈一
种意蕴和节奏。在一小餐馆里，我在厨房和
一厨子聊天，那个厨房后院的天井里有一根
绳子上挂着猪耳、香肠、凤鹅、猪舌，远远
地看去，就像悬挂在灰黑的屋檐空间下的一
溜色泽金黄的味觉道具，忽然觉得，那串腊
味大概不是预备着吃的，用来渲染一个餐馆
的氛围。

无腊味，不文艺。

随笔

养狼的那段时光

阮 直

在内蒙古科尔沁草原的北部，在大兴
安岭主脊的南坡，有一个神秘的地方叫白
狼。

白狼是少了点人间烟火，这里没有农
民，也没有牧民，从山坳里升腾的袅袅炊
烟，是这里林业工人的家属们点燃的，50
年前我家就住在白狼。

白狼之地，其实无白狼，有狼也是大灰
狼。要见到真狼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我从
养狗那时起，就想遇见狼，最好是条公狼，
让它和我喂养的那条母狗生下一窝小狼狗该
多好。可是养了两年狗，也没招来一条狼。

1963年春节刚过，大姨的儿子方青在
巡山时捡回了一条与母狼失散的小狼崽
儿。他说，你先养着，对别人别说是狼，
免得大人们不让养，等长大了给咱们的狗
配完种，我们就勒死它，要一张狼皮。

于是就养了起来，两个月后，这个小
狼崽儿长大了点，它狰狞的眼睛和龇牙时
的神态让人畏惧，特别是它那第一声嘶
鸣，害得周围四邻的狗都狂吠起来。

大人们知道我养了一条狼，都纷纷到
我家里来“投诉”，说养狼会招来祸的，
母狼一旦知道你偷了它的孩子，会带领狼
群攻击家畜的，快把狼崽子放归山林。

父亲并不在意，可母亲担心家里喂养
的几头小猪和一只小狗，成为狼群报复的
对象，一再让我把狼崽子交给方青大哥处
理。方青大哥便把这只小狼弄到林场去
养。林场离我家有二里山路，我隔三岔五
就带些碎骨和食物去看这条狼崽子。

眼见着狼崽子一天天长大了，拴它的
铁链儿也换了三次，一次比一次粗。它的
凶恶相也让人们感到了恐怖。除了方青和
我，谁也别想靠近它。我们也觉得再留下
去要惹祸的，于是便找来几条母狗，想让
它们交配，好留下一窝狼狗崽子再作处
理。可是几只母狗见了它，吓得夹着尾
巴，我们的“阴谋”每每都不能得逞。

有一天方青大哥从森警那借来步枪，准
备处决这个“狼子野心”的东西，可是这条
狼一见方青端着枪走近它，就跪下了前腿，
摆起尾巴，我的心顿时就软了下来。它才6
个月，从小就失去了母亲，我劝方青大哥
说：“算了，咱把它放回山里吧。”方青大
哥说：“不行，这是狼，它会害人的。”林
场的巴图大伯这时走了过来，他劝方青大哥
说：“打不得。要打，把它带到远远的地方
再打，不然这里就会受到狼群的攻击。”

把狼带到很远的地方打死，就怕把
狼打死了，自己也回不来了。于是，那
天晚上，我们趁着人们都睡熟的时候，
把这条半大的狼松开了铁链，让它回到
山林去了。

几十年过去了，我时常想起那时的
人们并不懂得保护野生动物，可白狼的
人们为什么就不置狼于死地呢？那条小狼
崽子，几次死里逃生，都源于人们怕狼报
复人类。如果狼无缘无故地就残害人畜，
那么人们对狼也绝不会手软。看来是两相
无妨时彼此并不敌对。白狼这里就没发生
过狼伤人的事件。倒是一条大白狼养大了
一个“狼孩”的故事流传了几百年。

其实狼是草场的护卫者，狼的存在，
才能调节着草场和森林的平衡，如果一味
让食草动物无限制发展，别说草原、森林
退化了，人的生存也会受到威胁。我们人
类关注每一个野生动物的同时，也正是在
关爱着我们自己。

白杨林 王国强 摄影

知味

鹅 肉
王吴军

说起鹅肉这种美食，不能不说广东人在吃
鹅肉这方面，实在是颇具智慧，他们把鹅做成
烧鹅、卤鹅、大鹅煲，味道鲜美，令人吃了还
想吃。

闲暇时翻阅曹雪芹的《红楼梦》，看到这里
面也写到了贾家吃鹅肉的情景。据考证，《红
楼梦》里写到的贾家住在西北的长安，当然，
也有人考证说其实《红楼梦》里的贾家是住在
北京的，然而，不论是贾家住在长安还是北
京，总之不是在南方，而是在北方。《红楼
梦》里的贾家也喜欢吃鹅肉，由此可见，不只
是南方人才喜欢吃鹅肉的，北方人也爱吃鹅
肉。《红楼梦》写到了烹调时常用鹅肉和鹅
油，女作家张爱玲认为这是古人烹调美食的遗
风。也就是说，北方人吃鹅肉也是很有历史渊
源的。

长篇小说《水浒传》中写到的吃总是很朴
素的，其实，这种朴素的吃食就是不大讲究，

《水浒传》中写到的吃远没有《红楼梦》中写
到的吃那般的花哨和细致，而且，《水浒传》
中吃食的做法也很简单，似乎只要煮熟了就
行，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在《水浒传》中写
的“花糕也似的好肥肉”应该算是对牛肉的极
为细致的描写了，《水浒传》中对牛肉的通常
写法只是“二斤熟牛肉”而已。不过，《水浒
传》第三十回里，写到了武松吃鹅肉，却是非
常诱人食欲的。当时，武松因为帮助施恩醉打
蒋门神之后，遭人陷害，又遭发配，施恩挂了
两只蒸鹅在武松的行枷上，《水浒传》中写
道：“武松右手却吃钉住在行枷上，左手却散
着。武松就枷上取下那熟鹅来只顾自吃，也不
睬那两个公人；又行了四五里路，再把这只熟

鹅除来右手扯着，把左手撕来只顾自吃；行不
过五里路，把这两只熟鹅都吃尽了。”每看

《水浒传》到此，都会让人馋得直咽口水。看
来，食物是否精美并不重要，吃得香才是最重
要的。

看了《水浒传》中武松吃鹅肉的这一段描
写，除了眼馋，还总是会想：武松那么神勇，
是不是因为吃了熟鹅肉的缘故？武松不到五里
路的光景，就吃了两只鹅，他吃得快，也吃得
多，更是吃得香。武松这个快意恩仇的英雄，
吃了两只鹅以后，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
留下了一段传奇。

其实，从《水浒传》中还可以看到，宋
朝 人 是 常 常 吃 鹅 肉 的 ， 特 别 是 肥 鹅 的 肉 。

《水浒传》中写到鲁智深大闹桃花村前，吃的
也是鹅肉。此外，像《水浒传》中的小人物
赵员外那样的文人，家中备的饭菜除了鲜
鱼、嫩鸡之外，也有酿鹅。从当时的人们常
常吃鹅肉的情形来看，那时的生态环境是很
不错的，当时一定是山清水秀，草多水多，
养的鹅也多，于是，鹅肉就成了当时人们经
常吃的一种食品。

西方人也吃鹅肉。《福尔摩斯探案》里有

一个故事，说的是圣诞节前夕，华生拣了某位
贝克先生慌慌张张掉下的帽子和一只大鹅。根
据西方史书记载，以前，西方的圣诞节和感恩
节都吃烤鹅，后来有了火鸡，就改吃火鸡了。
现在，大概西方只有法国人吃肥鹅肝酱了。只
是，鹅肝酱太贵，法国人又非常高傲，做鹅肝
酱的手艺一概不外传。因此，大多数人吃不到
正宗的鹅肝酱，或者吃不起正宗的鹅肝酱，还
得只能去吃鹅肉。

中医认为，鹅肉味甘平，有补阴益气、暖
胃开津、祛风湿防衰老之效，是中医食疗的上
品。鹅肉具有的益气补虚、和胃止渴、止咳化
痰、解铅毒等作用，非常适宜那些身体虚弱、
气血不足、营养不良之人食用。正是因为鹅肉
能补虚益气、暖胃生津，所以，凡是那些经常
口渴、乏力、气短、食欲不振的人，可以常喝
鹅汤，常吃鹅肉，强身健体。可见，鹅肉是极
其难得的食疗佳品。

要说起来，吃鹅肉之风在中国历史上真的
曾经是非常盛行的。

北魏的贾思勰在他的《齐民要术》一书中
就有吃鹅肉的记载。在唐宋时期，鹅肉就已经
是普遍食用的佳品了。明朝的时候，吃鹅肉也
是很流行的事情，明朝大文人王世贞在他的

《觚不觚录》中就曾记载说，他老爸以御史这种
中央政府官员的身份回归故里时，有一次请一
省之长的巡按大人吃饭，十几种菜肴里有一只

“子鹅”，而且是“必去其首尾而以鸡首尾盖之
……”由此可见，明朝人依然是喜欢吃鹅肉
的。不过，到了清朝，吃鹅肉之风才衰减下
来，鹅肉似乎成了秋天的扇子，被人们遗忘到
一边去了。

郑州地理

带“垌”字的
郑州村名

王瑞明 郭增磊

赵仙垌村，位于中原区西绕城公
路与郑少高速公路交会处西北部。该
村原属于刁沟行政村，2002 年划出后
成立赵仙垌村民委员会。相传旧时，
最早有赵姓在此挖掘窑洞定居，开荒
种地，繁衍生息，村名便称为“赵先
洞”，后被讹传为“赵仙垌”。现在村
里已经没有赵姓人家，但村名仍沿用
至今。该村东南低、西北高，地势险
峻，林木繁茂，景色宜人。近年来赵
仙垌合村并城项目启动，将成为集度
假休闲、旅游观光、生态农业、商务
居住为一体的宝地，村容村貌等必将
有巨大的改观。

王垌村，位于绕城高速公路与 107
国道交会处东南部，原是管城回族区小
李庄村的一个自然村。2006年9月，王
垌单独成立行政村。相传王姓与杜姓最
早在此居住，故村名为“王杜村”。后
来王姓家族兴旺，大量购置田地，王姓
所占有的土地成为村域的主体，加之有
村民在洞内居住，村名便根据谐音更名
为“王垌村”至今。村内有著名的王垌
遗址，主要涵盖了新石器时代和商代文
化，不仅分布面积大，文化堆积厚，历
史研究价值突出，而且填补了许多郑州
东南区域考古文化发展的序列和类型空
白。2013年3月管城回族区文物局确定
王垌村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并申报郑
州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

绿城杂俎

算盘
与七谜共一物

算盘，也叫珠算，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
中的一项重要遗产。算盘发源于中国，并
先后流传到朝鲜、日本、东南亚以及欧美等
地。早在东汉时期就出现了“刻板三分”、

“位各五珠”的游戏算盘。唐、宋时进化为
穿档有梁的算盘。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
的左端“赵太丞药店”的柜台上，便放有一
把十五档的穿档算盘。到了元代，算盘珠
也能拨之以动，与现在的算盘基本相同了。

“珠算”一词，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最早
见于东汉人徐岳所著的《数术记遗》一书。
书中不单出现了“珠算”，还记述了算盘的
奠基者泰山郡蒙阴人刘洪，他是我国历史
上杰出的天文家和数学家，他生活在东汉
桓帝和灵帝时期（130－196年）。他把多年
的研究成果写成了《乾象历》、《七曜术》、

《九章算术》等专著。他创造的正负数歌
诀，直到今日，仍然是数学领域中的基本法
则。人们也用它打数字游戏，或者是竞猜
谜语，都别具情趣。

谜语中的七谜共一物则是一例。早些
年，参加会计培训班的七个年轻人，晚上以
猜谜取乐，他们每人各出了一谜，其顺序依
次是：

兄弟七人分家，打得纷乱如麻，
欲问何时算了，直到清明方罢。

古人留下一座桥，一边多来一边少，
少的要比多得多，多的反比少的少。

长方院子一墙隔，上下分开两群鹅，
多得不过整五只，少的一个顶五个。

一只宝盒乌又乌，盒中不满百粒珠，
要是仔细算一算，千千万万没法数。

远看像是一本书，近看才知一窝珠，
盘算一下猜不中，请你再读十年书。

京城之内两条河，大河小河客人多，
大河客人一顶一，小河一个顶五个。

木做围栏珠做心，里面排了千万人，
将军元帅调不动，会计一到各自分。
七个人的谜语出完，同声笑道：“这不

都是咱们会计共同使用的算盘吗。”

《行走在
爱与恨之间》

金 侠

本书是一本白岩松行走、思考的散文
随笔，由白岩松亲笔写序修订，是他近年
来行走的所见、所感、所悟。白岩松以其
一贯的冷静视角，平实、客观地将一个真
实的世界呈现在读者眼前。

全书绝非情绪之作和轻描淡写，白岩
松深入采访各界代表人物，带着思考去谛
听，带着问题去交谈。力图从自己的近距
离观察之中，剖析整个社会的政治、经
济、文化、时尚等诸多方面。

《行走在爱与恨之间》正如其书名一
般，两种情绪交织相合。或许正如白岩松
所说，“把爱恨放下，先去了解”，我们更
能看清更多的问题。

苍狼与大地 2 乌日切夫

（4）

连德林


